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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故事需要让更多人看见
——《不说话的爱》的商业突围和社会价值重构

《向阳·花》：

创作的勇气和暮气

冯小刚导演以勤奋多产和类型丰

富而著称，作为当代中国最重要的电

影导演之一，他近年来的作品往往会

引发不小的争议。《向阳·花》也不例

外，在有观众表示被震撼和感动的同

时，也有人批评影片消费女性、情节尴

尬，搁置那种情绪化的偏执立场，从电

影叙事的维度，不难发现影片中共存

着创作上的勇气和暮气。

新题材与新视角

《向阳·花》改编自作家虫安的小

说《教改往事》中的一则短篇，讲述了

一组刑满释放的女囚犯在困境中顽强

求生的故事。直接描写监狱生活，聚

焦女犯群体的电影作品，除了谢晋的

《女儿谷》（1995）和刘礼贤执导的《心

安河的琴声》（2006），在国产片的阵营

中极为少见。冯小刚对这个新题材的

处理可谓简洁流畅，既快速搭建出了

彼此情感关系的骨架，又填进了有血

有肉的质感。比如生活中常见的食

物，在特殊环境中成为了稀缺资源，高

月香为黑妹“骗”来的两颗糖、邓虹借

生日的名义为女犯们改善伙食、胡萍

分享给狱友的剁椒酱等细节，承载起

了推进叙事、刻画人物和表达情感的

功能。

有了扎实的铺垫，人物之间的情

感/行为变化才会合理自然，在监狱里

黑妹帮高月香两次打架，从被动的帮

手到主动的出手，心理变化的轨迹清

晰可信。打斗是《向阳·花》中反复出

现的情节，从挥拳而上到拔刀相向，冯

小刚并不是借此要打造监狱/暴力的

“奇观”，而是一种表达底层女性生存

困境的叙事策略，暴力是退无可退时

的决绝，是捍卫生存必需时的在所不

惜。女性瘦小的身躯（高月香、黑妹）

与狠辣的暴力所形成的反差，也带来

了视觉和心理的双重冲击，反倒是更

高更壮的胡萍，从没有动过手。

高月香和黑妹等人，是冯小刚的

创作谱系中全新的女性形象。之前在

《芳华》等影片中，他已经开始关注女

性的生存困境，但那些女性形象，要么

是辅助达成讽刺官僚/威权的黑色幽

默的“工具”，或者是被时代的列车抛

出轨道的“精英”回忆旧时的叹息，在

不同的程度上，她们都还需要传统父

权社会的拯救。《向阳·花》中的女犯

们，则是完全被剥夺了社会身份（证明

身份的是刑满释放书）、伦理身份（没

有做母亲的权利），无法发出声音的

（亦真亦假的聋哑人）社会底层，影片

用她们自身的视角，书写了一出“自己

去争取尊严”、掌控命运的“传奇”。

挑战未知是需要勇气的。正如我

们祝福影片中高月香等人直面高墙之

外的“新”世界，冯小刚导演在创作中

对新题材、新形象和新视角的开掘，也

无疑是值得尊重和鼓励的。

失准的新生“传奇”

浏览冯小刚导演的电影创作履历

会发现，求新与求变一直是他秉持的

创作“习惯”，从上世纪90年代“救市”

的贺岁喜剧，到新世纪跟风试水的武

侠大片，从关注当下人情感状态的婚

恋喜剧，到历史烟云中的家国史诗，这

些创作中始终有一个基本稳定的“准

心”——人和时代、和某些不可名状的

庞然大物之间的关系。那些依托于王

朔小说的贺岁喜剧，在辞旧迎新之际

上演着对旧时代摈弃中的留恋；被“手

机”所改变的人和命运，描写了在经济

浪潮冲击下爱情的满地碎片；而对家

国记忆的重塑，让宏大历史中悲怆的

个体显形，也是一个再攀高峰的民族

对来路的回望……正是这种时代感，

让冯小刚的电影在迎合观众“接地气”

的同时，又有着隐隐的、耐人寻味的思

考和抽离，让文艺青年和小镇青年都

不难从其中找到共鸣和乐趣。

遗憾的是，这种标志性的“精准”

在《向阳·花》中消失了，影片把女犯们

悲惨的命运统一归结于家庭的原罪，

归结于不负责任的赌鬼丈夫、犯罪伏

法的毒贩父亲和痛失双亲的弱小孤

雏，而这些家庭背后的社会和时代动

因却付之阙如，这让高月香和她的伙

伴们，仅仅是不幸的个体凑巧组合在

了一起，她们的命运并不具备让大多

数观众共情的典型性和代表性。

更进一步，在高月香和黑妹出狱

之后的叙事中，人物的情感逻辑和行

为动力也失去了准度。女儿聋哑让高

月香粗通手语，在监狱中她因此承担

了与“聋哑”的黑妹沟通的任务，既教

她规矩，又替她隐瞒，还给这个“吃够

了苦”的孩子找糖吃，二人之间已经形

成类似母女的关系。沿着这个情感关

系去推进，之后二人的诸多行为才合

乎情理，比如高月香被性侵时黑妹挺

身而出、明知录视频有风险还甘愿露

脸、为救黑妹高月香放弃了与女儿重

逢的机会等。缺少这种情感支撑，如

前所述的情节转折还显得局促和生

硬，难以让人信服。

从电影叙事的模式加以考察，这

个向阳“新生”的女性故事已经偏离了

现实主义的创作主轴，更接近于中国

传统民间文艺中的“传奇性叙事”。“传

奇”意味着叙事包含着非比寻常、跌宕

起伏的极致化情节，这些情节往往脱

离日常生活的常规轨迹，常用巧合和

偶然的方法实现叙事的缝合。

从讲故事的技巧与成熟度而言，

《向阳·花》显然与个人印象中的“冯氏

水准”还有明显的差距，它缺失了对时

代的精妙表达和对叙事的精准掌控，

当然也缺少了记忆中的观影快感，所

以姑且把它称为创作中的“暮气”。

值得关注的是，继清明档的《向

阳·花》《不说话的爱》之后，同样表现

聋哑家庭的《独一无二》也即将公映，

“聋哑”题材的扎堆，可能印证了一个

“古旧”的期待依然有效，中国电影不

应该对中国的现实“装聋作哑”。

由沙漠导演、陈国富监制的电影

《不说话的爱》清明档上映，取得了令

人瞩目的成绩，目前影片票房已近1.3

亿，更难能可贵的是，这部电影凭借着

中国电影观众满意度调查84.1分以及

淘票票 9.7 分、猫眼 9.4 分、豆瓣 7.0 分

的高评分，领跑整个清明档的口碑。

这是一部改编自感动百万人的催

泪短片，讲述了聋人小马和女儿木木

彼此为伴，但随着木木的长大，她必须

要融入听人的世界，两人形影不离的

生活即将被打破。也正在此时，一个

专门利用聋人犯罪的团伙盯上了小

马，爱女心切的小马，为了女儿，一步

步被骗入了犯罪深渊。

在不久前的影视行业专家学者交

流的分享会上，导演沙漠分享创作感

受：“电影是传递温暖与理解的载体，

希望影片能打破不同群体之间的隔

阂，虽然我们也许存在差异，但彼此的

善意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

这也是我创作这部电影最纯粹的初

衷。”

这是一个好的题材，但在很多片

方看来，未必是一个好的商业题材，虽

然在综艺节目上，互联网上，在短片拍

摄完成后，收获极高评价和传播，但当

在把短片变成长片的过程中，导演一

直都要面对一个问题，这部电影让更

多观众走进电影院的动力是什么？如

何让观众觉得这部电影和我有关？甚

至不让观众觉得这是在消费苦难？很

多传统残障家庭题材的影片，经常采

用“牺牲-救赎”的刻板叙事，这也很多

观众在走进电影院之前对这类题材的

预期，但导演在这部电影里的叙事里，

并没有消费苦难，展演缺陷，却通过一

对父女的视角，展现了聋人群体的自

洽的一面。

听障人士在法定事实上是残疾

人，但导演并没有没有觉得他们是有

缺陷的人，手语是一门独立的语言，有

着自己独特的语法，我们和他们只是

用不同的母语在进行交流。为了贴近

真实，导演在拍摄期间，选择了近30位

聋人演员合作，并且选择了更民间的

自然手语表达，这种与通常电视上看

到的手势汉语不同，却是深受聋人群

体喜爱的手语，让聋人演员们十分感

动，从立意到细节，能深刻的感受到导

演对这个群体的尊重，也正是这种平

视的视角，让我们发现了聋人群体的

情感代码。这也是电影上映后，首先

在聋人群体获得好评，不断破圈的一

个重要基础。

作为普通观众，能够不断地摘下

滤镜的重要原因，是大家共鸣到了一

个父亲的对女儿藏在细节里的爱，他

更像是一个典型的家庭的缩影，父亲

对女儿的爱，是让人向往的范本——

虽然家境一般，屋子很小，但是依然摆

满玩具，女儿的鞋很合脚，不会总是大

一码，为了养女儿，爸爸要打几份工，

接女儿时间迟了，被女儿抱怨，他的和

解方式是给女儿一个吻道歉而不是解

释，陪女儿的时候，永远都不碰手机。

爸爸有一些作为聋人的困境，但在面

对生活的挑战时，他积极的心态，让他

把生活的中的太多困难和挑战都抹平

了，他作为一个父亲，让我们感受到了

正能量的共鸣感。

在过去的清明档中，电影《不说话

的爱》的宣发策略也和同期几部电影

都有所不同，更早地选择点映，凭借着

对内容极大的信心，通过口碑来带动

更高的热度，虽然第一波口碑出来，大

家印象最深的，还是发在评论区的被

泪水打湿的纸巾，有大量哭惨了的评

论，但观众讨论更多的，更吸引大家

的，是这部电影里的治愈感，以及对父

亲爱的张力的体现。

导演在电影里呈现了一个极度民

主化的家庭关系，让孩子更早接触到

了平权教育，也呈现了一个极度有爱

的家庭，虽然只有两口人，但在这个关

系里，父女之间的爱，都是注意力全时

在线。这是一个特别的家庭，单亲爸

爸，聋人爸爸，观众观影前有滤镜非常

正常，如果对于这类群体生活中的苦

难去着重刻画，确实容易让大家感受

到对苦难的消费，但是这部电影让大

家的共鸣，恰恰是爱的力量，他让我们

看到一个单亲父亲在孩子面前，如何

维护她的妈妈，让我们看到了作为一

个父亲，该如何和孩子相处，我们当下

所感动，为之流泪的，不是他的难，而

是一个父亲的爱照进现实的部分。

在叙事方法上，导演沙漠也非常

巧妙，它没有让这部电影只是一部传

统的家庭片，而是引入了聋人犯罪的

情 节 ，最 终 形 成“7:3 的 情 感 犯 罪

比”——前70分钟聚焦家庭情感，后30

分钟转向悬疑犯罪，通过复合类型，大

大扩大了类型受众，但对于这个主题

的展现又极其自然和当下，通过一个

聋人家庭链接了当下聋人犯罪的社会

现实。从这部电影宣发前期放出的宣

传语——“命不是底线，女儿才是”也

能看出，影片宣发一直在高情绪和高

类型的方式下双线并行，这也能吸引

到更多的类型片受众。

中国的电影里，一直不缺少对残

障群体的呈现，但很少以他们作为主

角去呈现一个故事，但在这两年里，随

着《小小的我》《不说话的爱》等一些列

影片的出现，让我们开始更多的了解

到了特殊群体的故事。电影作为一个

更快、更有影响力的传递社会价值观

的文化产品，应该在丰富的题材里，也

更多关注到他们的生活。中国有3000

万的听障群体，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

群体，也是一个非常需要被听到看到

和注意到的群体。在电影里，有一句

台词：聋人在见到你的第一眼就会对

你微笑。它精准还原了这部电影对于

这个群体的最真实的态度，也是导演

坚定拍这部电影的初衷——希望借影

片展现人的尊严，构建平等社会，就像

主角木木一样在两个世界中搭建起一

座桥梁，让说着不同语言的我们都能

平等沐浴在阳光之下，让无声的爱在

这个热闹的世界被看见。

电影《不说话的爱》以“哀民

生之多艰”的中国现实主义文艺

传统观照听障人的生活困苦和

人伦亲情，通过诈骗团伙胁迫聋

人犯罪的惊心动魄，引发观众心

系他们安危，由此增强了本片作

为类型电影的叙事吸引力，同时

呼吁了健全人和听障人的平等

相处与彼此沟通。

影片通过陌生化手法让大

多数观众通过“视角对换”，站在

聋人的视角和立场上理解聋人，

理解他们看待健全人的眼光，笔

者第一次知道了聋人听障族群

将健全人的世界称之为“听人

界”，将自己的族群称之为“聋人

界”。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

全球中重度听障人士有 4.3 亿

人，据中国残疾人联合会2023年

统计，中国中重度听障人士有

2780万人。通过这部电影，笔者

第一次意识到：尽管政府给了聋

人界各种关怀和帮助，颁布了各

种平等对待聋人的政策法规，但

我们“听人界”有时候依然在无

意识中，因聋人的表达不畅，而

忽视了他们的各种需求，甚至对

他们产生误解。我们听人界还

有人对聋人歧视、欺骗、压迫和

剥削，并且胁迫他们犯罪，甚至

借他们无法发声、无法给自己辩

护 ，给 他 们 强 加 莫 须 有 的 罪

名……所以聋人对听人界有时

候是惊恐的、担心的，为了保护

自己，他们往往“见人先笑”，这

是他们自我保护机制的第一神

色，这也是本片中听人识别聋人

的第一表情特征。

影片正是在这样一种现实

背景和人文观照下，建立了聋人

父亲小马与听人女儿木木的人

物塑造和人物关系，在此基础上

建构了关于聋人的惊险叙事和

吸引观影注意力的叙事动力。

主创首先用细腻生动的笔触描

写了张艺兴饰演的小马与李珞

桉扮演的健全人女儿木木的温

暖情深和相依为命，张艺兴用眼

神、表情和手语表达了聋人父亲

对女儿无尽的慈爱，特别是妻子

因与他无法沟通，抛下他们父女

扭头而去后，他承担起为父为母

的双重责任，为了不让女儿因母

亲离去造成心灵创伤，他想方设

法逗女儿开心，输送给她各种心

灵温暖，木木既会聋人手语，又

懂听人语言，一脚踏在听人界，

一脚踏在聋人界，她来回穿梭，

成为父亲在听人界谋生的中介

和翻译，父亲也是她唯一的生命

依托和幸福之源。父亲理解女

儿在两界之间穿梭的撕裂和痛

苦，努力用听人的方法与她呼应

并沟通，他假装听见了女儿的笛

子吹奏，甚至对她的演奏打起了

拍子，他用吹发声器的办法与女

儿做声音的心灵沟通。

观众对父亲的深爱和女儿

乖巧懂事十分感动，认同了这一

对父女的情感共同体，希望他俩

努力建构的温情暖房常在、幸福

交融永固。然而类型电影的叙

事宗旨就是打破平衡、制造悬

念，引发观众的继续关注。于是

乎，威胁这个情感共同体的第一

个危险到来了，木木到了上学的

年龄，妈妈要带女儿去上学，小

马不愿前妻带她走，爸爸开始了

保住女儿的一切努力，认同这一

情感共同体的观众也担心他们

父女分离，把自己投射在小马身

上，在潜意识中与小马同呼吸共

命运，关注父亲为保住女儿所做

的每一次努力，与父亲一起跨越

保住女儿的一道又一道难关：前

妻不是要带女儿去上学吗？我

自己也能送女儿上学，女儿入校

前面试因认生不说话，学校拒

收，观众为此焦急万分，父亲想

方设法终于让女儿在最后时刻

背出了唐诗，因此被学校录取，

观众如释重负。前妻告小马无

经济能力抚养女儿，小马就到处

找工作赚钱，每到一个工作岗

位，观众就希望他能在这里克服

听障困难最终完成工作任务，关

注他在听人工作岗位上的每一

次与听人沟通的工作细节，担心

他因听障造成工作失误，每一次

失去工作观众就为他扼腕叹息，

同时希望他找到新的工作。爸

爸能不能保住女儿的行动始终

是吊住观影吸引力的悬念，后来

父亲为了获得保住女儿的充裕

资金，在犯罪团伙的欺骗胁迫下

骗保撞车铤而走险，每一次撞车

都让观众心惊肉跳，最后一次在

拟将车辆彻底撞毁的预谋行动

中，女儿竟然尾随父亲上了车，

车毁人亡的可能性结果让观众

揪心捏肺紧张到心理极点。在

这里，“生之本能”成为牢牢抓住

观影注意力的主要的叙事动力，

编导在这个环节上延展了女儿

跟随父亲上车，以及上车后在前

排驾驶的父亲全然不知的惊险

悬念，依然提速向迎面驶来的车

辆撞击，此时此刻叙事达了第一

个惊险高潮。

千钧一发时刻，木木拉扯爸

爸，爸爸紧急转向，父女侥幸保

住了性命，但父亲将女儿留在身

边的希望因此破灭，骗保作案也

暴露，小马被送上法庭。观众此

时产生了另一个担心，担心父亲

的形象在女儿心目中轰然倒塌，

担心木木的心灵因此受到伤害，

木木在法庭上发出“我爸爸不是

坏人”的呐喊让观众心痛……木

木在法官面前被迫选择跟随妈

妈，虽然身体进入到听人界，但

因想念爸爸，她从此不说话，在

精神和心理上返回了聋人界，

此时编导制造的悬念是犯罪团

伙诱骗爸爸承担所有的罪名，

观众担心木木的爸爸被法庭重

判，爸爸因此成为女儿永久的

心灵创伤。为解除观众的担

心，故事设置了犯罪团伙中阿梅

的反转，终于让爸爸得到了昭

雪，“我爸爸不是坏人”的呐喊终

于得到了法律认可。好人得好

报的结局最终满足了观众愿望，

本片作为类型电影与观众进行

了完整的互动。

影片的叙事成功还得益于

人物刻画与塑造的栩栩如生，这

来自编导和演员的共同努力。

本片演员张艺兴在塑造角色时

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他表演聋

人，不能用台词作为刻画性格的

重要手段，作为非语言表演，他

只能使用眼神、表情、动作和手

语。由于影片所具有的平等对

待聋人和听人的立场，他的表演

要同时诉诸于聋人和听人两个

观众群，他的手语必须准确且生

动。与此同时，由于该片具有作

品媒介介入现实生活的责任属

性和类型电影吸引观众的商业

属性，所以他的表演被赋予了现

实质感和类型电影动作表演的

双重要求。在人物的现实逻辑

刻画方面，他表演出了作为父亲

爱女儿胜过一切的父爱如山，为

女儿不惜牺牲一切的坚定执着，

以父代母的细腻耐心，眼神交流

的情感递进；表演聋人，他要表

演“聋人”父亲对“听人”女儿无

声的爱，还要表演“聋人”在与

“听人”交流时出现的表述不畅

以及由此产生的焦急、忧虑和困

惑，表演自己对听人社会诈骗集

团的不解和疑虑；作为类型电影

主角，他要表演动作主角的铤而

走险与果敢坚毅、呈现焦急愤怒

的强烈爆发。在影片的表演的

全过程中，他既有温情脉脉的轻

表演，又有情节高位频率上的强

表演，正如北京电影学院副教授

王春子所评价的，“其情感表达

既克制又浓烈”。这诸多表演特

征的有机融合，呈现为学者厉震

林所说的“况味化表演”，这种

“况味化表演”呈现的复杂性和

丰富性内涵意味深长。

为了表演出主角的质感，张

艺兴每天跟着手语老师练到后

半夜，并且跟同戏中的聋人演员

一起生活、一起排练，学习更为

丰富的手语表达，这种耳濡目

染，使他了解到小马的克制和沉

默是他习惯了的生活方式，是他

在漫长生活中磨练出的坚韧。

张艺兴试着长时间堵住耳朵，觉

得视觉的感官注意的集中度被

放大了，真正有一种用身体去感

受、去思考的能力，不是去演他，

而是自然流露出角色的内心世

界。为了与儿童演员搭好对手

戏，他在进组前每天与小演员李

洛桉生活在一起，建立起自然亲

密的情感关系。张艺兴用这些

方法逐渐孕育、积累起聋人角色

和父亲角色的真实质感。在质

感的基础上，他又用体验式表演

呈现复杂的细腻情绪锚点。例

如当法庭问木木：“你是想和爸

爸在一起还是想和妈妈在一

起？”张艺兴表演出小马的眼神

表情充满了期待和担心，面呈微

笑同时神色凝重，生怕自己的期

望落空。为了不给女儿施加压

力，他还故作轻松地勉强一笑，

让女儿随意选择。当木木选择

跟妈妈，他的表情先是惊讶、意

想不到，紧接着是焦灼、绝望，心

理的外在表现在很有层次地逐

渐递进；当女儿跟妈妈前往机

场，在玻璃墙外面的小马疯狂

了，他动作表演是大幅度的，他

拼命地挥动手臂，追随女儿的脚

步而奔跑，他的眼睛和嘴巴不断

张大，面部呈现了强烈的悲痛和

急切，无法接受女儿离去的崩溃

情感强烈爆发并失控。正在这

时，故事情节再次出现了剧烈突

变：便衣警察突然扑上来将小马

按倒在地，这时候他一方面为了

自己与女儿的交流被打断而愤

怒挣扎，另一方面又为女儿看到

自己的身体被压制而尴尬，进而

为女儿的看到这一场景时哭喊

而感到痛苦和无助……张艺兴

将多重心理揉和成具有穿透力

的情感瞬间，表现出于角色融为

一体的共情力。

《不说话的爱》在生动朴实

的聋人生活和惊险曲折的类型

故事中歌颂了无声世界的人伦

亲情，也让我们深刻反思了心理

冲突的社会诱因，进而传递了爱

的温暖和力量。

（作者为中国电影评论学会

常务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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